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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三个角度分析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台词，并

探讨变异后的语用效果，挖掘其语言深处的魅力。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语言变异能够有效提高语言的

使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增强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或趣味性、更好地体现或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更好地

实现交际目的；影视作品在进行剧本台词编写时选择恰当的语言变异方式可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与

饱满、使台词更加生动以及更有深度、更有利于营造剧情所需的特定的谈话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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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alogue in the outstanding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TV drama The Age of 
Awaken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honological variation, lexical variation, and grammatical var-
iation. It explores the pragmatic effects achieved through these variations and delves into the in-
herent charm of the language.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judicious linguistic variatio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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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language use. This enhancement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1) 
increasing the vividness or interest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2) better embodying or conveying 
characters’ thoughts and emotions; and (3) more effectively achieving communicative goal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when writing scripts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selecting appropriate 
linguistic variation techniques can render character portrayals more distinct and rounded, make 
dialogue more vivid and profound, and be more conducive to creating the specific conversational 
atmosphere required by the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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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红色影视剧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显著提升。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影视界红色

贺礼，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斩获了国内电视剧三大奖项。台词作为影视作品的灵

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艺术品质，而该剧的成功正与其精湛的台词创作密不可分。该剧创作时

间较近，语料新颖鲜活；其人物语言设计极具表现力与感染力，质朴真挚却撼动人心。因此，该剧出色

的台词无疑是进行语言变异分析的理想语料。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意蕴丰富。我国语言变异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内语言变异研究涵盖多个层面，主要包括：聚焦特定角度的变异分析[1]；探讨该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

的贡献价值[2]；针对特定区域的语言变异调查[3]及不同地域间的变异对比[4]；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整体概

貌描述[5]；探究变异动因[6]及其在具体语用环境中的表现[7]；以及对特定时期研究成果的综述梳理，并

据此提出未来研究建议与思考[8]。具体语用环境中的语言变异研究多聚焦于网络语言、文学语言及广告

语言等领域，而针对影视作品语言的探讨则相对匮乏。影视作品的台词紧跟时代变化步伐，能够体现时

代风貌，展现当代语言发展的前沿，是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因而，影视作品的人物台词仍有相当

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文章以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台词为语料进行语言变异研究，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三

个角度分析《觉醒年代》的台词，并探讨变异后的语用效果。 

2. 《觉醒年代》中的语音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普通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F·de Saussure)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符

号按一定关系构成的系统。”[9]语音变异就利用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机联系，或是使“能

指”偏离“所指”，或是赋予“能指”临时的“所指”内涵，使得“能指”在实质上发生变异。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语音变异分为谐音变异、摹声变异、韵律变异和叠

音变异。 
(一) 谐音变异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同音异义、一音多义、一音一义、异音同义等构成了音义结合的复

杂性和灵活性。”[10]谐音变异便是利用这些特点，让语言的“表”和“里”的意思不一致的变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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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陈独秀：……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李易连。 

易白沙：李易连？什么意思？  

陈独秀：“礼义廉”，无耻啊…… 

“李易连”谐音“礼义廉”，“礼义廉耻”是汉语成语，出自《管子·牧民》，指的是社会的道德

标准和行为规范。陈独秀故意隐去“耻”字，以“礼义廉”暗指对方“无耻”。这段对白既体现了陈独

秀的讽刺智慧，也深刻表达了他对梁士诒之流的憎恶。 
(二) 摹声变异 
摹声变异是指利用汉语的音去模仿各种声音存在的形态，从而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的变异形式。摹

声变异能有效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 

陈独秀：……只因为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 

“德莫克拉西”与“赛因斯”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通过发音相近的汉字对英语“democracy”和

“science”的直接音译(即汉字记音)。其语义实指“民主”与“科学”。这种音译变异既凸显了陈独秀对

“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尊崇与倡导，也为语言表达增添了一份鲜活的趣味。 
(三) 韵律变异 
汉语的语音“音节界限分明，乐音较多，噪音少，加上声调的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因而具

有音乐性强的特点”[11]，这一特质在韵律层面得到了集中呈现。韵律变异是指通过对言语表达的语音形

式做出调整来达到韵律的和谐的变异形式。例如： 

李大钊：……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了你。 

在李大钊赠予陈独秀的诗句中，押韵均采用韵母“i”或“u”。“都不能屈服了你”的原意应为“都

不能让你屈服”或“都不能使你屈服”。此处为押韵需要，特意调整语序，将“你”置于句尾成为韵脚。

这一语序变异不仅增强了诗句的韵律和谐感，更凸显了李大钊对陈独秀的由衷敬佩。 
(四) 叠音变异 
“叠音，古时叫做‘重言’或‘复字’，恰当地运用叠音词语，可以突出词语的意义，加强对事物

的形象描绘，增强音乐美感。”[12]叠音变异是指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叠音形式于常规词汇中，突破其固有

的语音结构，以契合特定语境表达需求的变异形式，能给人以新鲜感与美感。例如： 

学生：哎哎哎哎哎哎，此等大事，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你们别着急，先把饭吃了。 

李大钊：国难当头，没心思吃饭！ 

高一涵：誓当与国共患难，这这，这你怎么还吃得下饭？ 

此例中，“哎”与“这”均体现了叠音变异。作为叹词，“哎”可表惊讶、不满或提醒，在此例中

“哎”表示提醒。此处重叠连用，生动刻画了该学生试图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提醒他人“先把饭吃了”

的淡漠心境；“这”可指近处事物、众多事物或时间，在此例中“这”表示时间。此处重叠连用，生动

体现了高一涵因极度愤怒而结巴的状态，强烈凸显了他对那名学生冷漠态度的愤慨。 

3. 《觉醒年代》中的词汇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它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偏离语言常规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

候，或是为了追求特殊与新颖，或是想要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或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想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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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会故意让词或短语偏离语言常规，这便是词汇变异。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词汇变异分为词语仿拟、词义变异和词汇移用。 
(一) 词语仿拟 
词语仿拟就是仿造已有的词语，通过临时替换或变动其中的语素的方法造出形式相近的词语。通过

词语仿拟，给人以新鲜感，可以达到幽默、讽刺或映衬的效果。例如： 

蔡元培：仲甫兄啊，今天就算我一顾茅庐吧，好，我走了。 

此处巧妙化用典故，“一顾茅庐”脱胎于成语“三顾茅庐”。蔡元培反其“三”而用“一”，在谦

和幽默中既彰显了对陈独秀的诚意与坚定态度，也暗示了延揽贤才的决心。 
(二) 词义变异 
词汇意义是由概念义和色彩义组成的。词义变异可分为概念变异和色彩变异。 
(1) 概念变异  
概念义也称为理性义，与词语的概念或语义的范围有关，其变异的形式主要有大小互易、词义抽取

与词义新出。 
a. 大小互易 
大小互易指改变词语常规的指称范围。“大小”是指概念或语义范围上的“大”和“小”，这种方

法让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和幽默风趣，具体可分为“大词小用”和“小词大用”。 
“大词小用”就是将概念或语义范围较大的词语用于指称范围较小的对象。例如： 

李大钊：……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啊，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

起来…… 

“开天辟地”指盘古创造世界的宏大创举。李大钊在此刻意选用这一宏大意象作喻，将工人阶级登

上政治舞台这一新兴历史事件比作“开天辟地的大事”。这种大词小用的变异手法，旨在借由“开天辟

地”的震撼力，强烈凸显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划时代意义，从而唤起其革命主体意识。这既体现了

李大钊对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深刻洞见，也饱含了他对其革命潜能的热切期许。 
“小词大用”就是将概念或语义范围较小的词语用于指称范围较大的对象。例如： 

刘半农：……适之，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胡适：谁呀？ 

刘半农：辜鸿铭身边的老辫子——刘二，是不是？ 

此处“老辫子”已非指其本义，而是转指辜鸿铭的仆从刘二，属于小词大用。这一称谓极为形象，

刘二常年侍奉辜鸿铭，恰似其辫子般贴身不离，加之其年事已高，“老辫子”之称可谓形神兼备。刘半

农的戏谑之语，既彰显其幽默个性，亦暗含对胡适在杜威面前过分殷勤姿态的揶揄。 
b. 词义抽取 
词义抽取指舍弃词语的概念本义，转而使用其隐含意义。例如： 

鲁迅：并且，巴黎和约还待字闺中，这件事情不解决，永远都不能消停。好在，已经有希望了。 

“待字闺中”原指女子留在闺房等待许嫁。鲁迅此处却移用其意，将语义聚焦于“尚未有结果”这

一核心内涵。他将“待字闺中”这一概念巧妙移植于“巴黎和约”，赋予条约拟人色彩，生动地隐喻了

和约悬而未决的状态。这一精妙的词义抽取，不仅使语言顿显活泼，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平添意趣，也含

蓄地传递出鲁迅对巴黎和会最终能达成积极成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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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词义新出 
词义新出指词语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与其概念本义完全偏离，形成新的语义解读。例如： 

汪孟邹之妻：……把这道荷叶黄牛蹄给你爹端上去，跟他见个面，给他个惊喜。 

陈乔年：行，一会儿我给他送上去，让他惊喜惊喜。 

在分析此对话前，需补充前情：陈延年与陈乔年将一只青蛙藏入了为陈独秀准备的荷叶黄牛蹄中。

因此，陈乔年口中的“惊喜”已非其本意，而是发生了语义偏离，实指“惊吓”之义。这一精妙的词义

新出，不仅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令人会心一笑，更生动地折射出陈乔年的幽默感以及对这场精心策

划的“恶作剧”所抱有的戏谑期待。 
(2) 色彩变异 
色彩义也叫做附属义，“它附着在词的概念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11]色彩义

又可以分为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词语的感情色彩即词语的褒义色彩、贬义色彩和中性色彩；语体色彩

也被叫做文体色彩，语体可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其中口头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和演说语体，书面语

体分为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和文艺语体[13]。 
a. 感情色彩变异 
感情色彩体现为词语的褒义、贬义或中性属性。感情色彩的变异，是指突破词语固有的感情属性进

行创造性运用。例如： 

陈独秀：……李鸿章精心办洋务、建海军，忙忙碌碌几十年，自救自强，结果呢？甲午年一战崩溃，成全了一个

日本帝国。 

“成全”是具有褒义色彩的词语，然而，在此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该词被赋予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这种褒义词的贬义化运用，通过字面褒扬与实际所指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尖锐的讽刺效果。它不仅传达

出陈独秀对李鸿章洋务运动“自强”实质的辛辣批判，对甲午惨败的深切痛惜，更饱含着对日本借侵华

战争实现崛起的强烈愤慨与民族仇恨。 
b. 语体色彩变异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话语以谈话语体为主，变异的形式主要是词语以其他语体形式进入谈话语

体。例如： 

陈延年：我一直叫你陈独秀——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好，你们吃吧，我走了。还有一盘，吃吧！对了，陈独秀先生带来的，高君曼女士蒸的。 

“先生”与“女士”作为敬称，通常属于正式语体范畴，尤其不适用于家庭内部对父母的日常称呼。

陈延年以全名加“先生”称呼父亲陈独秀，在家庭内部显得突兀而疏离。陈独秀的回应更甚：他不仅重

复“陈独秀先生”，更将妻子高君曼称为“高君曼女士”。这种将正式称谓强行嵌入日常家庭对话的做

法，造成了强烈的语体错位。陈独秀借此极端“规范”的称呼，尖锐反讽了儿子的刻意客套与疏远，突

显了父子间深刻的隔阂与僵化状态。 
(三) 词汇移用 
在语言实践中，人们通常会选择一种通用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例如当前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话。

然而，在通用语的使用过程中，说话者有时会夹杂本地方言或习得的外语词汇，可称之为词汇移用。例如： 

葛健豪：润之啊！这伢子厉害喽！ 

“伢子”是典型的湖南方言词，意为“孩子”或“小伙子”。葛健豪在此处使用这一极具乡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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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称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位长者对毛泽东的由衷赞赏、亲昵喜爱之情。 

4. 《觉醒年代》中的语法变异及其语用效果 

语法变异表现在“对语法规范的有意识的临时破坏”[14]。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会遵循一定的语法规

范，但为了追求更好的语言表达效果，会故意违反语法规范。语法变异“既有利用词法的因素，也有利

用句法的因素”[15]。 
由此，笔者依据语料，将《觉醒年代》中的语法变异分为词类变异、搭配变异和线性变异。 
(一) 词类变异 
词类就是词的语法性质分类，词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三方面，就汉语来说，

语法功能是主要依据，形态和意义是参考依据”[12]。汉语词类的用法都是固定的，但有时为了取得较好

的语言表达效果，我们会改变词的语法功能。例如： 

毛泽东：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 

“文明”与“野蛮”通常作名词或形容词使用，而在此句中则被创造性活用为动词，分别意为“使

思想变得文明”“使体魄变得强健”。把“文明”与“野蛮”置于语法核心，使其承载核心动作意义，

高度聚焦并强化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将思想与体魄视为同等重要的革命实践观。 
(二) 搭配变异 
搭配指词语之间符合语言习惯的共现关系。搭配变异则是指在语法结构合理的前提下，词语组合突

破了常规的语义关联或逻辑限制，形成一种创造性的非常规搭配。可分为主谓结构变异、偏正结构变异、

动宾结构变异、述补结构变异。 
(1) 主谓结构变异 
指在语法结构上符合主谓关系的前提下，主语和谓语中心词之间的语义搭配突破了常规的逻辑限制

或语义关联，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汪孟邹：……荷叶包裹，味美色香啊，是徽菜中的极品。 

“色香”是主谓结构变异。在一般情况下“香”是不会用来形容“色”的，在这里是用了通感的手

法，将视觉感受(色)移用至嗅觉领域(香)，从而消融了感官界限。这种变异能丰富表情达意的审美情趣，

就比如在这里，以通感的方式对语言进行了变异，使“荷叶黄牛蹄”这道菜的色觉印象与嗅觉体验交融

互渗，令其形象更为饱满鲜活。 
(2) 偏正结构变异 
指在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的结构中，修饰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搭配突破了常规逻辑或语义关联，

形成非常规组合。例如： 

柳眉：先生号称是贤德之士，却把这吃人的礼教奉若神明。 

“吃人的礼教”为定中结构变异。作为抽象伦理体系的“礼教”本无“吃人”的物理属性，但一些

礼教在旧社会中，却堪比“吃人的怪物”。柳眉在此化用鲁迅的经典隐喻，以“吃人”修饰“礼教”，

不仅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反人性的残酷本质，更迸发出她对这种“吃人”制度强烈地控诉与憎恨。 

郭心刚：……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嘴上，学生认为是靠不住的。 

“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嘴上”构成状中结构变异。动词“拴”与抽象宾语“主权问

题”形成语义冲突，创造性地将威尔逊总统空谈山东问题却无实际行动的状态，具象化为问题被“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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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嘴边的动态意象。这一变异犀利讽刺了威尔逊的空谈，并强烈折射出郭心刚对胡适回避现实态度的

不满与焦虑。 
(3) 动宾结构变异 
指在由动词和宾语组成的结构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与宾语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突破

了常规的支配或关联限制，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钱能训：……但现在这帮人，他们不光要改朝，还要改道、改制、改脑袋。 

徐世昌：改脑袋？什么意思？ 

钱能训：思想、理论，他们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 

“改脑袋”突破常规动宾搭配，其核心在于将“脑袋”作为“思想、理论”的隐喻载体。动词“改”

作用于具象的“脑袋”，强烈传达了钱能训对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深层恐慌：既恐

惧传统思想体系被颠覆，也忧虑外来理论重塑国人精神，更抗拒这种变革的不可控性与颠覆性力量。 
(4) 述补结构变异 
指在由述语和补语组成的结构中，补语所表示的结果、程度、趋向等与述语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之

间的语义搭配关系突破了常规逻辑限制，形成的非常规组合。例如： 

毛泽东：……我刚才只是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创刊词，看到这个《敬告青年》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 

“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这一述补短语，生动传达了毛泽东初读《青年杂志》创刊词《敬告青年》

时的震撼。这个超常搭配极具冲击力，形象地描绘出文章带给他的醍醐灌顶之感。它精准捕捉了人们阅

读或听闻能引起强烈心灵共鸣的文字时，那种瞬间的、如遭电击般的震撼感。 
(三) 线性变异 
“语言的线性特征决定了人们在进行言语活动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语序规则，做到语言单位在语言线

条上连续不断，有序排列，并保持相对完整。”[10]但有时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可能会出于一定的目的违反

语言的线性规则，可称之为“线性变异”。 
(1) 截词 
截词就是截取词或短语，前面已经写出或说出的词或短语在后面是以原来的词或短语的一部分的形

式出现的，其他部分被“截取”了，“截取”的部分或消失了，或出现在剩下一部分的词或短语前后。

例如： 

陈独秀：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也！ 

学生：至于吗？打麻将跟国昌不昌、民开不开有什么关系啊？扔我麻将干吗？ 

此例中，学生截取了陈独秀原话中的关键语素“国”“昌”“民”“开”，生造出“国昌不昌”和

“民开不开”这类非常规表达。日常交流中，特别是后者“民开不开”会令人费解，但在此语境下却极

为贴切：它既是对陈独秀话语的戏谑性截用，又强烈表达了学生对陈独秀小题大做的愤怒，更显其自私

狭隘。 
(2) 岔接 
“岔接”指在话语链条中，以非常规逻辑打断语义的线性发展，制造语义突转(即“岔口”)，打破听

者预期。这种变异手法既能凸显说话者的特定心理状态，又能产生出人意料的表达效果[15]。例如： 

李大钊：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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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

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此例中，陈独秀先以否定式回答“不为什么”截断问题逻辑，随即“峰回路转”，迸发出强烈排比

“我为了他们……”。这一看似矛盾的语义突转，恰恰源自其极度的悲愤与哽咽状态。它不仅不显突兀，

反而以巨大的情感张力，深刻揭示了他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和改变其命运的强烈使命感。 

5. 结语 

文章从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三个角度入手，将剧中台词的语言变异分为谐音变异、摹声

变异、韵律变异、叠音变异、词语仿拟、词义变异、词汇移用、词类变异、搭配变异和线性变异十个方

面，并探讨其变异后的语用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恰当的语言变异能够有效提高语言的使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增强语言表达的

生动性或趣味性；更好地体现或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第二，影视作品在进行剧本台词编写时选择恰当的语言变异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突出

人物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思想感情等，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与饱满；使台词更加生动、更有深度，

更能触及观众的思想，发人深省；更有利于营造剧情所需的特定的谈话氛围，从而推动剧情发展。 
创新与不足之处：对影视作品台词进行语言变异研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领域，以往对语言变

异的应用性研究，大多都局限于网络语言、文学语言和广告语言，但对影视作品台词进行语言变异研究

的成果较少，特别是电视剧，文章对电视剧台词进行的语言变异研究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文章结合了

多篇论文对语音变异、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的分类，加上笔者自身对语言变异分类的理解，初步构建了

影视作品语言变异的体系，但由于自身基础、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该体系还不够完善。 
希望文章从语言变异角度对优秀影视作品台词的分析能为其他影视作品台词的创作提供参考，同时

也希望文章初步构建的影视作品语言变异体系能够为其他影视作品的语言变异研究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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